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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1月，是重庆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月。近年来，重庆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各地频频出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身影。

随着“小可爱”们越来越多，野生动物的收

容救护也显得愈发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据了解，目前，重庆有6家市级陆生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还有一些挂靠在当

地林业局的区县临时救护站点、依托自然

保护区设立的救护站点，以及一些民间救

助机构。在对陆生野生动物的救护中，这

些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受伤的陆生野

生动物有了“庇护所”。

但在连日走访中，记者发现，我市在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方面，还面临着专业力量

薄弱、资金短缺、政府救护机构辐射有限等

难题。为此，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区

纷纷探索“政府+民间”“政府机构+志愿

者”的联护新模式，正逐步形成野生动物保

护合力，越来越多的野生小动物获得了及

时有效的救助。

已有6家市级机构
基本形成分区域、分物种的收容救助体系

走进重庆动物园野生动物保护救助

中心，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们正在活动室里

觅食、嬉戏。一只可爱的猕猴抱着团小被

子，紧紧盯着橱窗外的工作人员，小表情

很是机智。

“这是我们刚救回来的一只小猕猴，

对周围环境还有些警惕。”工作人员杨琪

说。今年夏天，救护中心接到一位热心市

民打来的电话，说在小区里发现一只受伤

的猴子。救护人员迅速赶往现场，经鉴

定，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

“小猕猴特别怕生，刚到救护中心时

见人就躲，还一直拒绝饮食。”杨琪说。他

们尝试着将水果、蔬菜打成糊，混合着牛

奶喂给小猕猴吃，还用毛毯给它做了个安

抚布偶，增强它的安全感。慢慢地，小猕

猴对饲养员们越来越信任，半个月后，它

开始正常进食，身体越长越壮。

重庆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孕

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我国生物多样

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市林业局自然

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

吴婧介绍，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以及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野

生动物收容救助逐渐成为群众关注的热

点。

作为我市中心城区最大的市级野生

动物救护站，重庆动物园每年会接到

3000余通求助电话，仅去年重庆动物园

救助的野生动物就有70余种、200余只

（头）。“大部分野生动物都是因受伤、病

弱、饥饿等原因被送来救护站，在接受简

单处理后，普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能回

归大自然。”杨琪说。

譬如，今年2月，他们就救治了一只

在迁徙途中受伤的中华秋沙鸭。“当时，它

胸前的伤口已经感染，部分组织坏死，急

需抢救。”杨琪回忆道，在经过了近两个小

时的紧急手术后，这只中华秋沙鸭总算脱

离了生命危险，这也是我市首例经手术救

治并成功放飞的中华秋沙鸭。

目前，我市分别在重庆动物园、永川

乐和乐都、万州西山动物园以及南川金佛

山药物种植研究所设立了4家政府性质

的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并拥有渝

北区鳄鱼中心、合川区硕斯灵长类动物养

殖公司两家带民营性质的动物收容救护

机构。

“这些收容机构覆盖了主城区、渝东

南、渝东北等区域，基本形成了分区域布

局、分物种救护的全市陆生野生动物收容

救护体系。”吴婧说。

建立区县级救护站点
人、地、财是绕不开的难题

“往返自驾10个多小时，总算救下了

一只受伤的野生林麝。”11月9日，在位于

南川金佛山的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陆生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站长曾德军回忆起年

初的一次救助经历，忍不住感慨。

今年2月，云阳当地农户发现一只野

生动物被农具砸伤，经当地林业部门鉴定，

这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林

麝，他们第一时间拨通了南川重庆药研所

野生动物救助电话。

在云阳发现的受伤林麝，为何要向南

川求助？原来，受经费所限，云阳野生动物

救护一直面临专业力量不足的难题，遇上

受伤的小动物，也只能由县林业局派人前

往处置。“我们科室拢共4个人，没一个学

兽医及相关专业的。”参与救助的县林业局

保护处工作人员陈航说。发现林麝时，它

的前腿已经骨折，由于没有专业背景，他们

都不敢擅自施救。

“尽管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类别，在市

级层面设置了6家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

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吴婧

说，譬如，一些山林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救护人员抵达时，很可能已经过了救助的

最佳时间。此外，受人力、财力所限，市级

救护站在收到野生动物的救助线索后，也

要根据动物保护等级、救助意义等进行研

判，并非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获得全面救

助。

事实上，为了扩大野生动物应急救助

范围，早在2019年，市林业局便会同市城

市管理局，制定印发了《重庆市陆生野生动

物收容救护规范（试行）》，对动物收容救护

流程、动物安置、档案管理等进行了规范，

在设立6家市级野生动物收容救助机构的

同时，也鼓励各区县成立野生动物救助点，

组建自己的专业救护队伍。

“别看这些小动物萌萌哒，照顾起来真

的很累人。”在江津四面山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工作人员张超就有着这样甜蜜的“负

担”。张超主要从事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

监测，自2020年江津将区级野生动物救护

点挂靠到四面山管委会后，他经常借着巡

山的机会，救治一些受伤的小动物。

管委会紧邻场镇，预留的观察区能容

纳三四只小动物，出于经费考虑，站里没有

聘请专职饲养员，动物喂养、圈笼清扫、伤

口护理等都由张超和同事们轮流负责。“小

动物一天也离不得人，周末节假日也得有

人看守。”为了更好地照顾它们，张超索性

将家搬到了四面山。

张超的困境并非个例。目前，我市各

区县大多将野生动物救助点设在当地林业

部门，或依托辖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等开展收容救护，而经费、人力、场地则是

这些区县级救护站点面临的普遍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市“十四五”林

业草原发展规划》中，就有优化野生动物救

护站点布局的内容，要求着力于增加救护

站点、提升救护能力。

探索“政府＋民间”联护模式
或可进一步满足野生动物收容救护需求

“野生动物救护，仅靠政府部门的力量

是不够的，它本质上还是一项社会性公益

事业。”吴婧认为，探索“政府+民间”“政府

机构+志愿者”的联护模式，建立更加多元

化的收容救助体系，或许能进一步满足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需求。

位于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的金菱动物园

是当地唯一一家获得林业部门授权的民间

野生动物救助机构。动物园依山而建、草木

葱茏，在一处安装着透明玻璃的饲养房内，

一只只被救助的猫头鹰、岩鹰、狗獾等小动

物在各自的圈笼里上蹿下跳，很是活泼。

“引入民间力量后，小动物的收容救助

变得更专业。”涪陵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说。过去，他们发现伤病野生动物后，只能

进行简单的包扎消毒，伤病稍重就得送去

邻近的永川乐和乐都。而如今，依托动物

园专业的兽医团队，不仅大部分伤病都能

实现就地治疗，饲养员们还会根据小动物

的健康状况，及时调整喂养的营养配比，帮

助它们尽快康复。

不仅如此，一些民间志愿组织也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口大巴山自然保

护区拥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众多冬

候鸟的迁徙目的地。为全面加强鸟类等野

生动物保护，当地林业局组建起“守护青

山 爱鸟护飞”志愿服务队。

“随着气温骤降，大批冬候鸟已在自然

保护区停留，我们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的季

节。”志愿者吴天宇说，除了定期开展人工

巡护，打击非法捕猎、交易等违法行为外，

他们还要负责为迷途、受伤鸟儿提供救护

收容，增强公众爱鸟护鸟的意识。截至目

前，我市已组建起43支“守护青山 爱鸟护

飞”志愿服务队，共有志愿者365人，累计

巡护里程1170公里，仅去年就救助鸟类

50余只。

民间机构参与野生动物救护后，也对

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我

们最担心的就是个别民间机构将野生动物

救护当作牟利的手段，甚至打着救护的幌

子，从事非法交易、贩卖野生动物等。”吴婧

说，加大林业执法力量是强化监管的重要

途径，接下来，他们将督促民间机构建立完

整的台账记录，将每只动物由谁送来、伤情

如何、救治后的去向等信息一一罗列，实现

救助工作透明化。

不少专家也纷纷建言，除依靠政府力

量外，各地还可搭建第三方监管、评价体

系，通过邀请各方面专业人士组成评估或

监督委员会，定期形成研究报告向社会发

布，不断提升民间救助机构的公信力、执行

力。

据《重庆日报》

探索“政府+民间”联护模式 为更多野生动物提供“庇护所”
——重庆野生动物救护现状调查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在重庆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小动物们得到精心照顾。 （受访者供图）

12月9日，江津区西湖镇，中华秋沙鸭在綦河“私语”。

通讯员 李莉莉 摄/视觉重庆

野生猕猴在南川区金佛山北坡景区树丛中玩耍。（摄于

11月28日） 特约摄影 瞿明斌/视觉重庆


